
客家土楼的文化内涵

作为民居建筑之一种，客家土楼与北京的四合院、陕西的窑

洞、广西的“杆栏式”和云南的“一颗印”齐名，被称为我国五大传统

住宅形式之一。近十年来，客家土楼以其科学而合理的工艺，美观

而独特的布局以及高大而富丽的规模而名声大振。中外建筑专家

络绎而至的参观考察，电视画刊大量对它风姿的展示，台湾“桃源

小人国”将它与全国各地著名名胜并举，以及在1986年4月美国

洛杉机“国际建筑模型展览”中，把永定“振成楼”与天坛、雍和宫齐

展等等，都是这种事象的明证。然而，对于客家土楼诸如美学、民

俗和文化学等方面更为深广和实质的内涵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

视。本文拟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客家土楼作一粗浅的探讨，从中不

难看出客家土楼自始至终、由表及里都凝聚着客家民系所留存的

中原汉民族某些价值观念，以及客家人在南迁过程中为开拓新的

生活环境所创造的一些文化因素。

一 文化背景:客家与客家土楼的历史

所谓“客家”，并非表示某个种族，而是汉族众多民系之一的称

谓。据有关史志、谍谱和客家人语音遗俗等方面的记载和研究表

明:客家人在晋以前几乎都是河南、陕西一带人氏，并且不少还是

“衣冠士族”。他们之所以成为今日人数众多、文化有异的相对独

立的民系，主要是因为自晋末以来因异族人侵、朝廷内江和农民起

义等各种原因，不断由北而南，朝人口稀少、文化落后的山区迁徙

和留居而形成的。据史学家罗香林先生研究考证，客家人在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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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至少经历过别的民系少有的五次规模盛大的迁徙:第一次是晋

末“五胡乱华”，由黄河流域迁往长江沿岸，尤其是江左地区;第二

次是唐末“黄巢起义”直至五代纷争，由长江流域辗转至江西东南、

福建西南和广东东北一带;第三次是宋末以来金元南侵，不少客家

先民卷入了保卫宋室、抵抗元兵的勤王运动，结果宋亡之后由江南

至闽粤赣一带再退至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地;第四次是清初，一方面

由于客家人反清复明而被驱往更偏的南方甚至海外，另一方面因

客家内部人口膨胀而被清政府鼓诱去开发四川、广西等地;第五次

是太平天国末期，由于两广客家不少参与起义，因而失败后在清廷

的压力下又被迫浸透到南方更为偏僻的山区甚至逃往海外。由于

客家人在此一千余年中不断忙于迁徙，加上所迁之地又几乎都在

偏僻山区，所接触的多是文化落后的山地土著，因而他们的民情习

性除能保留纯真的中原儒风之外，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与土

著有关的某些习俗，同时，他们自身在不断运动和迁移中也难免形

成别的民族没有的一些性格特征，从而使他们最终成为文化上有

别于别的民族和民系的汉族支系之一种。客家土楼就是这种文化

心理投影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典型事例。

为方便土楼历史的阐述，我们不妨先把客家民系的演变历程

概述命名为萌芽、形成、壮大和蔓延的四个时期。第一次迁徙可看

作是萌芽期。因为这时虽然晋元帝为迁徙的中原人士颁诏过“给

客制度”，第一次出现了“主籍”与“客籍”名称，但同时南迁的汉人

毕竟不止客家先民，还有众多别的民系人士，并且后者在后来都未

成为客家;另外，这时期的移民只到达长江沿线，所以，客家先民在

这时与别的民系区别不大;但它又是一些中原人士后来所以成为

客家人的起点与先决条件。第二次迁徙可看作是形成期。这时接

随于第一次南迁的中原汉人已正式大量迁人今日客家大本营—

闽粤赣地区，开始从第一次迁徙时的身份中蜕变开来，并且还引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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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政府的高度重视而登记大量的“客籍”户口。他们的特性由此
不仅自身开始形成，并且也被外部所确认。第三次迁徙则可看作
是壮大期。这时不仅第一、二次迁徙的中原汉人继续不断进人闽
粤赣山区，并且当地人口也迅速膨胀。我们从《元史.地理志》和
温仲和《嘉应州志.方言》中可看出，这时客家人口已大大超过土
著，基本取得反客为主的地位。第四次以后的迁徙则可看作是蔓
延期。这时北方汉人已基本中断南迁的活动，只是客家本身内部
不断向别的地区蔓延和浸透，致使客家地区不断扩大和增广，从而
基本完成今日客家地区的分布。

客家土楼的演变是与这四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密切相关的。萌
芽期时期，由于客家还溶汇在其他民系中没有分化出来，绝对不可
能有自身特色的住宅，所以，学术意义上的土楼与此毫无关系。形
成期时期，虽然距今有千年左右，一般比较粗糙的民间建筑都经不
住这么长时间的风吹雨淋，而成为废墟遗址难以识辩，但这并不否
认客家人此时已开始有为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而建筑的住宅。这是
因为这时客家先民已有相当数量进人当时被称为“人烟稀少”、“舍
瑶杂居”的闽粤赣山区，迥异的文化现象与生活习性，使他们不可
能跟第一次迁徙时一样可以依附寄托于当地大族门下谋生繁衍。
即使在与土著斗争中驱逐和征服了后者，原地现有的住宅也无法
满足和适应这些数量庞大、文化有别的客家先民居住。所以，他们
必然要重新建筑自己的住宅。据研究土楼的人士考证:目前保存
最古的土楼—福建永定“湖雷乡下寨村的‘大楼厦”，，就“建于北
宋，距今约千年之久。虽经火焚，已残缺不全”。①尽管该楼从遗
迹看不算太大，但据考察，它的结构和用料都与后来所保存下来的
完整的土楼相同。据说它是“由方、易、章、林四姓各建一角，合为

① 《永定土楼志》，《闽西方志通讯》1986年第一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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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方楼”。①这一事例说明客家民系在形成期就有土楼建筑了。

壮大期时期，一方面客家地区人口由外来与自身的增加甚至膨胀，

另一方面则客家人在当地已基本安居乐业之后与外界的逐渐沟

通，仕宦与经商者不断增加，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家大多大兴土木，

极力追求高大和豪华。如土楼最为集中和典型的闽西永定县，自

明代成化年间开县以来，科举及第者位闽西各县之首，并且当地盛

产的条丝烟又畅销海内外，特别是传说明末余娘娘的人宫受宠，这

便使得当地不仅具备了建筑高大土楼的经济能力，而且又有政治

的庇护。因此，这时永定土楼建筑达到全盛，建有众多占地几千平

方米的住宅，还有不少其他地方民间少见的高达四、五层的楼屋。

目前学术界关注和探讨的土楼就基本上都指这一时期所建。到蔓

延期时期，由于土楼建筑在前一时期的实践中基本定型，一般只是

延续壮大期的格局，至多在原有基础上再扩大规模。不过此时出

现了形式上不如壮大期那么严格封闭的半开放形式，如清末民初

的许多建筑，就有不少底层开窗、门户增多扩大，并且朝轻巧单一

的格局发展。这点，许多土楼研究者都忽视了。至于现当代新的

客家住宅则形式结构都几乎朝着普通化、现代化发展，除一些农村

在用料和工艺方面与以往土楼建筑一样，样式与结构都与别的特

别是邻近民系和住宅大同小异，尤其是近年兴建的钢筋水泥建筑，

则无半点原来土楼的特色，而居住也多向一家一屋方向发展，因而
已失去土楼研究意义上的风貌。

二 文化现象:土楼的模式与建筑特征

传统客家土楼可从不同角度和标准划分为许多模式或类型

但是，从它的平面结构考察并化繁为简，则只有两大种类。

① 廖德润《永定土楼巡礼》，见《闽西报》(因剪报，具体日期忘记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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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圆形

这是一种最为奇特的建筑。这类土楼又可细分为三种:
1.“圆寨”:是当地居民对纯圆土楼的俗称。它有单圈和多圈

建筑两种。前者是指只有单一圆形楼屋组成的土楼。它一般规模
较小，只能容几户至十几户住家，楼高二至三层为多;后者则指由
多重圆形楼层共一圆心组成的土楼，圈多者达四圈，一般外圈高、
内圈低，每圈之间由天井分隔，中间是一座圆形或方形厅堂。“圆
寨”的代表是福建永定县古竹乡的“承启楼”。该楼又名“天助楼”，
建于清康熙年间，占地5376.2平方米，共4(X)个房间。全楼由四圈
楼房组成。外圈周长2293.4米，高12.4米，共四层，每层各隔八个
单元，每层每单元9个房间共72房间;第二圈为二层，每层亦各隔
八个单元，每层每单元5个房间共40房间;第三圈为一层，又分八
个单元合32房间;中间是一座由方圆墙结合的大厅。里面还有水
井二口。全楼住家最盛时有80户6以)余人，故有“圆楼之王”之称
而被载人《中国名胜辞典》。

2.“围龙屋”:这是一种由外面环形或半圆楼屋、里面四方楼屋
所组成的土楼。由于整座土楼仿佛由环形楼屋围抱而成，所以当
地俗称为“围龙屋”。这种土楼的半圆或环形楼屋的另一端一般接
以形状相同或相似的水塘，因而其整体平面仍为圆形。这种土楼
的圆内方型楼屋建筑视平面大小而定:小者建以单一的四方楼，大
者建以“府第式”。如梅县地区(今梅州市)丰顺县的“建桥围”就属
此类较具代表的一座。其外圈楼“围占地面积巧78平方米”，“结
构系外圆内方，环围有池塘，民房绕围墙而建，有三街十二巷廿一

幢，祠堂有三座”。①

3.“八卦楼”:即形同八卦图案的土楼。其实它的建筑结构与

① 文衍源《梅县地区客家民居建筑的特色》，《客家民俗》1卯8年第1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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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理和“圆寨”并无二致，因为圆楼都是参照八卦原理与模式而建

的，只不过“八卦楼”更明显一些去模仿八卦图案而已。这种土楼

最典型的代表即目前发现的最大客家土楼—位于福建诏安县官

破乡张氏的“在田楼”。它是当地张氏十一世于清康熙年间所建，

直径94.5米，墙厚2米，远看为八边，近看却是圆形。它的结构是

二圈一祖堂。外圈三层，每层分八单元，每层每单元8间合64间;

内圈单层40间;祖堂位于中间，一边开三边合，共三层卯间。其

平面与立体结构都与“承启楼”相同。从楼外两座分别建于张氏一

世和五世的楼屋都为圆楼来看，“在田楼”居民也是习于建住圆楼

的。因此，所谓“八卦楼”其实是“圆寨”的一种变异。

(二)方形

方形土楼因造型比较平常，所以影响不及圆形土楼，但由于它

往往高达四至五层甚至六层，显得气魄宏大，因而还是十分引人注

目的。特别是建筑学研究者，对客家人能在几百年前如此完美和

成功地设计和创造出这样巨大规模的住宅，更是瞳目结舌，叹为观

止。这种土楼从形式上划分大致有两类:

1.“方楼”:这是当地居民对单一或几组四面直墙组成的四方

形楼屋的俗称。它一般里内挑廊，正面设大门，四角设以楼梯。单

一的四角楼比较简单，规模也较小。但由多组墙面组成的“方楼”

却非常宽敞壮观，除内部结构堂皇复杂外，往往还在正面大门外辅

以矮房围成前院。这种楼屋的代表是福建永定县高破乡的“遗经

楼”(又名“华兴楼”)。它建于清光年间，占地10336平方米。三座

主楼全是五层并且并联而成。外墙东西长136米，南北宽76米。

主楼前面设大厅、中厅和大门楼;中厅两边是两幢五层外廊式建

筑，显得气魄宏伟。另外，楼内还有水井两口，并有学堂、磨房等附

属建筑;楼外则有花园、鱼塘和晒坪等。因此，整座建筑如同西方

豪门的庄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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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“府第式”:这种土楼的外形也是规则的四方形，只是结构模
仿宫殿形式而如此称呼。它正面由前而后有一条明确的中轴线，
左右完全对称。门楼为前厅，中间是中堂或称大厅，后面是称为正
堂的主楼，层次非常清楚。堂楼左右为厢房，有的还在厢房外又建
一排与厢房平行的房屋以壮大规模。三座横式堂楼和两边厢房由
天井联接一体。由于整座土楼由纵横五座楼房组成，所以当地居
民称之为“五凤楼”;又因为整座土楼由三座堂楼和两边厢房组成，
因而又被建筑学界称为“三堂二落”或简称为“三堂屋”。这种气魄
异常的土楼多限于福建永定县。据说由于当地明代余娘娘人宫受
宠，才有资格建筑这种宫殿式的大型住宅。①它的典型代表是永
定高破乡的“大夫第”。该楼建于清道光八年，前后纵深103米，东
西宽58米，占地5112.5平方米。主楼高四层(局部五层)，高11.4
米，出檐2.8米;配楼三层，高9.5米。计有大小厅25间，房118
间。门楼外有17米宽的大晒坪，晒坪外有30米宽的半圆形鱼塘
一口。整座土楼气势轩昂、壮丽雄伟，虽高低楼屋错落，但整体布
局主次分明，井然有序，富于和谐统一的美感。

客家土楼的建筑特色，除以上对土楼模式的介绍中可看出形
式多样和高大峻伟之外，与本文关系较密的有如下方面:

(一)取材便利实惠。客家土楼的主要建材是土、木、石。石用
于大基小基与混合墙泥;木用于门、梁、楼板与房间隔墙;土用于夯
墙与制瓦。这些材料对于处在山区的客家人来说，取之不尽，十分
方便，就是生活一般的人家建筑起来也不困难。

(二)楼体坚固牢靠。建筑土楼时，一般先在地上挖出大沟埋
大石作为地基(俗称“大脚”)，然后再由较小石头砌成与墙同宽的
小基(俗称“小脚”)，小基上才是墙。筑墙的泥土必须先打碎泼水

① 《永定土楼志》，《闽西方志通迅》1986年第一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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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酵并拌以石块或瓦片做熟(严格的要做七遍。就此，有些土楼研

究者说土楼是生土建筑似乎不准确)，夯筑时须埋人杉枝或竹片，

筑成后用光面硬板拍打。墙一般厚至尺余甚至数尺。这样，不仅

基实而且墙体厚实并连成一体，非常坚固牢靠。建筑学者称之有

“防震”、“隔音”作用，道理即在此。前面所举福建永定“遗经楼”，

土地革命时红军驻于其中，国民党张贞部围攻时，“用平射炮轰，用

炸药包炸，大楼安然无恙”;①而永定湖雷乡的“馥馨楼”，前几年

有一居民想开一门洞，用锄头挖不动，最后请一石工凿挖，花了二

十多天才凿成。②这些事例说明土楼建筑具有牢靠坚固的特点。

(三)结构封闭一体。土楼建筑一般进出只有前后两门，或者

一正门两侧门。底层一般不开窗，即便开窗也几乎只有一尺来宽，

中间还隔以粗硬木条，只留二寸左右的缝隙用于通风采光，所以想

不从楼门进人里面是相当困难的。就此，土楼研究者谓其有“防

盗”、“防兽”之功能。土楼占地宽广，里面又有水并、磨房甚至学

堂，加之客家人对土楼的使用安排非常合理:一般底层用作厨房，

二层堆放粮草杂物，三层以上住人;主楼由长房居住，上堂用于议

事和供奉祖先牌位，其余活动都可在里面进行，如同一个独立的世

界。如果遭受小股外来侵犯者也可毫不在乎。象前面所举“遗经

楼”在土地革命时，驻于其中的红军被张贞部“围攻了二个来月，楼

内水米柴油不缺”，③就说明了这点。因此，一些外国专家称“那些
动人肺腑的客家土楼，与其说是一幢庞大的住宅，不如说是一座小

的城市”。③这是毫不过誉的。

③林添华等《中国建筑晚史上的一朵奇葩—永定土楼建筑》，《问西报》1987
12 日。

大炮轰不垮的四方楼》，
外国人心目中的永定土

《闽
楼》

西报》(因剪报忘记日期)。
，《闽西报》1988年7月7日。

①
月

②
③

飞
�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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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文化实质:土楼的人文精神及原因

客家人所以建造这种独具特色的土楼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?

或者说在客家土楼建筑中隐含了哪些文化精神呢?我们认为，这
方面内容在传统土楼中至少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:

(一)原始住宅经验的复苏

客家村落都是由一座座方形和圆形的土楼组成，并且每个村
庄的居民都几乎是同一姓氏。这种建筑形态和居住方式与原始社
会时期的中原氏族群落有惊人的相似。据考古资料表明:处于黄
河流域的原始社会中后期的半坡氏族和龙山氏族，他们居住的区

域就是由几十座样式为方形和圆形的土夯房屋组成。①
我们认为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，而是客家人居住观念中

潜意识地隐涵了对其祖先某些住宅经验的复苏和借鉴所致。
也许有人会就此产生一些疑问:黄河流域这种建筑形态和居

住方式为什么在原始社会以后没有保留?并且为什么客家人在进
人长汀流域时没有继承?而偏偏却来到今日客家地区之后才再
现?

我们认为:中原原始居住建筑形式之所以在原始社会之后在
中原地区彻底衰败甚至绝迹，并不完全在于随社会发展所带来的
旧的氏族社会的解体，而在于当地自然环境的变化和古代频繁的

战争。我们知道:黄河最早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摇篮，但由于随之而
来的黄土高原大量泥沙的堆积，后来竟成了对两岸人民经常制造
灾难的巨龙;同时黄河流域因处中原，自原始社会后期开始一直是
群雄逐鹿与争霸的场所。据有关人士统计:黄河自纪元前二十三
世纪至纪元后二十四世纪初叶，四千余年间，大大小小的决口多达

① 剪伯赞主编《中国史纲要》(第一册)，人民出版社1卯9年3月版，第4一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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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千五百余次，①而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战乱，在宋以前平均不到

三十年即一次。在这种自然与社会深重灾难接连不断的情况下，

古代中原人民不仅难以保留和继承先人的建筑传统，就是连原来

生活于其中的各个氏族或家族的成员也将大大减少。旧时黄河流

域各个乡村普遍仅见简陋的住宅，固然与古代封建专制政治限制

民间建筑规模有关，但与历史上这些自然灾害与战争破坏也不无

关联，尤其当地一村多姓的居住形态，更是每次灾难之后当地居民

流散各地和外地移民乘虚迁人而揉杂混居的产物。

那么，当客家先民在晋末开始来到江南地区，当地的自然灾害

已大不如黄河流域严重、而且战事也相对不如中原频繁，却为什么

没有建筑现在这种形态的土楼住宅呢?我们认为这有三方面原

因:第一，从地理位置来说，江南一带向来是各朝统治者重视的重

要地区，朝廷各种法规都能直接幅射到这里，那种本文后面将详谈

的各朝都限制民间建筑规模的法令自然会在这里产生影响;第二，

从地理环境来说，由于江南一带是多水潮湿地区，早在河姆渡文化

时期，当地人民选择的就是离地而建的“栏干式”住宅，②惧水的

土楼根本不适宜当地人居住;第三，从客家各氏族本身来说，客家

先民虽然有些血统比较“高贵”，但到达江南时却几乎都成为流民

或难民，并且是分散零落的。他们由小到大发展为大家族，非得经

过几代乃至十几代方能实现。所以，即使不受前面两点原因限制，

也难构成建筑聚族而居的较大土楼的条件。

当客家人进人闽粤赣山区之后，建筑土楼的条件就基本成熟

了。这是因为:作为一种人工创造，其前提离不开固有的经验和知

识，所以闽粤赣地区的客家先民，他们虽然没有见过祖先在中原时

的住宅，但是，从原型理论来说，祖先居住的习性及为之建造的经

① 柏杨《中国人史纲》(上)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版，第10页。
② 向乃旦《中国古代文化知识》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6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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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却仍然根深蒂固地积淀在他们的潜意识中，一旦外界有催发和

唤醒这种意识的环境，那些习性与经验就会油然而现。事实上，客
家人这时所处环境正好与他们祖先在中原居住时的环境极为相
似。当时闽粤赣山区几乎是一片荒山野林，只有少数山地土著居
住在此，过着类似原始人类生活。所以，那种祖先在原始社会长期
居住的经验，很容易使他们在这种环境中复苏和重现。而他们“举
族播迁”特别是经过几代的繁衍，庞大的家族也必须象祖先那种聚
族而居的居住形式才能容纳。这样，中原祖先的住宅模式就自然
会潜意识地被搬用，所以我们认为客家土楼与其祖先的居住经验
有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。

(二)古代阴阳思想的投射

建筑是一种用以满足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人

工环境。中国的建筑除体现为一种艺术形态之外，还普遍隐含了
阴阳五行的哲理。讲求建筑物体与天然地形协调统一而合“天人

合一”，就是阴阳思想在建筑中最为典型和集中的体现。
客家土楼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住宅建筑，当然也包涵这种道

理，甚至可以说由于它被筑于环境复杂的山区和建筑者多为以体
力为生的匠人，因而阴阳五行思想的痕迹表现得更为粗糙和明显，

如大部分方楼座北朝南，就是尊重“万物负阴而抱阳”;①几乎所
有的土楼结构呈封闭状态，即为顺应“重门击拆，以待暴客”;②而
客家人对住宅位置的要求有所谓“鱼要深潭，人要弯栏”(后句意为
住宅须建于环形地势)，则更直接明了将人类居住与动物栖息相提
并举，从而通俗而深刻地道明了人与自然相通的“天人合一”的哲
学道理。当然，体现这种思想最为集中和明显的是圆楼建筑。首
先，从它对房间单元的划分窥探，如“承启楼”虽然浑圆一体，但里

① 《老子》。
② 《易�系辞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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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房间隔成/又/又六十四间，则更明显体现了八卦变象化兴的道理;
另外，从它的住宿安排来看，上房正中供祖牌，则又是顺应了中为
坤，坤为方，坤为阴的阴阳思想⋯⋯由此可见，客家土楼所表现的
阴阳五行思想是相当明显的。

如果我们再从因阴阳五行派生出来的古代民间风水术去考察
土楼，则还可看出土楼所隐含的风水思想也非常突出。风水术是
一种选择和利用自然地形来构成理想环境的理论。这种学说讲求
聚气、不耗散、不冲破、不泄漏;如有不利之处就须补救，以达趋吉
避凶之效等等。有人把风水术称作环境科学，这未免有些过誉，但
如果剥去它迷信的成份，则仍发现它具有某些合理和科学的因素。
如风水术讲求建筑背阴向阳，就是因为我国位于北半球，北面向
阴，冬季多刮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甚至西伯利亚的冷风;南面朝阳，
并且处于亚热带地区，夏季炎热时有凉爽的东南风息。因此，建筑
如果座北朝南，能产生冬暖夏凉且不易繁殖细菌而少得疾病的良
效。客家地区处于丘陵山地，古代多为原始森林，地形复杂，气象
多变，风水术所谓“晦气”、“浊气”在此容易滋生并飘忽不定，所以，
选择正确的居住方位和设计合理的建筑图案，更需要认真和慎重。
前者因与别地的风水信仰大同小异，我们暂且不谈;但后者却是别
地比较不注重而使得客家土楼形状比较别异的重要内容之一。这
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圆土楼。圆形土楼不管座落什么位置都无所谓
负阴负阳或向阴向阳，因为它无论置于什么方位，都有一半以上的
部位承受阳光，所以根本不受采光的影响。而且，据物理学切线定
律，“晦气”与“浊气”不管从什么方向吹来，都会从墙面滑出;即使
从窗口或大门进人，也会在内墙滑动反弹，形成回旋气流而涌向上

空，因而毫不畏惧什么“晦气”、“浊气”。新鲜风息进人其内，还能
产生通风并由此将里面不卫生的气息旋入空中的效果。所以，客
家土楼形状的设计，代表了风水学说补救不利、趋吉避凶的最佳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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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，凝聚了中国传统建筑所具有的阴阳五行思想。
(三)传统宗族观念的显现

中国传统伦理家以族(或宗族)为本位。在这种社会中，一切
社会组织都以家庭为中心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此扩大而成。
家族是家庭的放大，国家是家族的扩张。这种社会的居住特点就
是聚族而居。它是儒家所创造的亲亲原则和由此产生的孝的价值
观念的产物。

如上所述，客家是汉民族的一支重要民系，原先生活在中原地
区。他们大规模南迁始于晋末。在此之前，源于中原的儒家学说
不仅发展成熟，而且经汉儒阐发和组织已成体系并成为官方哲学，
因而在晋之前的中原人民都不同程度受到它的熏陶;客家先民又
多为“士族衣冠”之人，这种“显贵”的政治身份更易使他们的思想
烙上深刻的儒家思想印迹。尽管他们曾在长江流域生活过一段时
间，但在此之前，这些地区的原居人民也受过儒家思想的感染，即
使有不同程度的差异，也由于客家先民对儒家思想的接受早已先
人为主，深人人心，因而不容易受很大的影响。进人闽粤赣山区之
后，一方面他们以具有中原先进文化的心理，对土著普遍具有一种
卑视态度，对土著落后的生活方式与伦理观念绝不可能主动接受;
另一方面这里交通闭塞，与外界发达地区隔阂，封闭的环境更助长
了他们对原的伦理思想的强化。此外，还应特别强调的是，客家自
中原南迁时就基本是“举族播迁”，这种情况在客家各族谱中有足
够的证据，如嘉应《刘氏族谱》载:

一百二十一世祖讳祥公，批张氏。唐末倍宗乾符间，黄巢
作乱，携子及孙，避居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洞。

《萧氏族谱序》亦云:
裔之长子报，永嘉二年，因逆绒苏颂作乱，领子孙百余人，

逃亡进难⋯⋯及至宋朝，因红巾逆绒作乱，焚掠乡村，举族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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窜逃生。

在动乱逃生时尚且如此，到了落居之地安定后则更是聚族而
居了。后者我们不仅从今日客家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是同一姓氏

的现象中得到充分的说明，就是从许多地名如张屋坝、李家崇、孔
府村等以姓氏命名的事实中也可得到佐证。

当然，客家的宗族伦理观念在实践中比别的民系更为普遍和

突出，还由于客家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经济因素。客家地区由

于地理偏僻，加之北面有南岭和武夷山脉挡护，不仅群雄争霸不易

顾及，即使战火南烧也难人其内，所以这片地区历来相对比较安

定。而生活安定是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，也是血缘社会家族
壮大的重要原因;另外，当地又是“山贫地痔”、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

地区，由此造成的生活艰难也需要有领袖式的核心人物主持，大家
同心协力，共渡难关。这样，亲亲与孝梯伦理观念就更为巩固和加
强。于是，大家族在这里就完全有可能而且事实上也一个个顺利
地形成并壮大。

正是由于以上所述原因和结果，客家人在建筑住宅时就不能

不有所讲究。低矮狭小的房屋无法包容大家族的成员，结构简单

的住宅又不利于尊卑主次的共居，于是，居住的使命就势必落到那
些容积庞大，主次分明的土楼建筑了。可以说，土楼体积高大宽
广，内部结构尊卑有别，很大程度上是为适应这些要求的;而土楼
往往高达数层，尤其圆楼具有利用最大容量的特点，则含有为适应
可耕土地而充分利用空间、并有利于长辈对家族成员的统御与管
理要求的因素。因此，我们认为客家土楼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
了客家的传统家族伦理思想。

( 四)现实御敌要求的趋使

客家居住地是多山地区，荒山野林，因而飞禽走兽出没无常，
经常危及客家人、畜的生命;同时，客家人进人闽粤赣地区后，还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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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受到与自己文化格格不人的土著的抵抗与袭击，正如有份资料
所说:“早年客族人迁徙至华南山区时，和当地充满敌意的山地人
自然发生冲突。这些被称为‘番民’或‘南蛮’的土著，不但民风强
悍，且每凭险竣地势，袭击新来的客家人。’，①此外，还由于当地
“山贫地瘩”、“山多田少”，人们谋生艰难，加之远离朝廷，国法难
及，所以常有匪盗扰乱与劫掠。以上这些险恶的客观因素，都直接
危害着客家人生命与财产的安全。为了生存与发展，客家先民普
习武艺，至民国以前“客家地区各乡村多设有练武馆”，②并且“学
习武术者约有70%左右”。③但武艺对于外来凶恶敌人的突如其
来，特别是在夜里休息时间的突然袭击是防不胜防的，即使有所防
备也只能对付有限的来犯，免不了提心吊胆的心理压力。最佳的
办法只有建筑能保证起居生活和财产收藏安全的住宅。土楼建筑
所具有的坚固高大，封闭少门，甚至连底层也不开窗的结构，以及
里面生活设施齐全而自成天地的特点，可以说与客家人为防御这
种来自自然与社会危害的心理需求有重要关系。这方面我们还可
从土楼历史及其演变中得以佐证。目前发现的最古老土楼—福
建永定湖雷乡“大楼厦”，它由方、林、易、章四姓合建而成，这说明
客家人初到闽粤赣山区时，尽管各氏族人口不多，经济有限，但为
了防御外患，各氏族之间齐心协力，共建土楼。而土楼由封闭到半
封闭再到几近开放的演变，则说明客家人最初面临的外患比较凶
狠严重，住宅必须封闭安全，等到立稳脚根反客为主之后，那种有
碍卫生与外交的全封闭状况就不必过于强求了。所以说客家土楼
建筑很大程度上是与防御外患意识有关。

(五)有关政治因素的促进
客家土楼的诞生与发展，特别是它具有的高大轩昂的规模，其

霉 黯黯翼认蹂婴爆瞥戮器秘磊豫，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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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除了以上所述之外，还与客家人的政治地位与背景有关。如

果比较一下客家地区之外的古代民间建筑，不难发现与客家土楼

一样气魄的几乎没有。对这种现象，《中国人史纲》一书有较深刻

的分析:

原因在于绝对君权的思想下的政治形态，因为坚持尊君

的缘故，不允许人民的房舍高过或好过官员们的房舍，也不允

许政府官员们的高过或好过帝王的皇宫。至少从第一个黄金

时代—即大黄金时代(指春秋战国时期—引者注)结束时

起，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，政府一直禁止人民在建筑上作

任何改变和追求任何进步。历代王朝都有一种建筑法规，规

定人民房舍的最高限度，也规定只准使用什么质料，什么颜色

和什么图案。如果有人不遵守这个规定，或拒绝传统的矮小

简陋的形式，发挥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建造一栋高大宽敞，

空气流通的巨厦，他就犯了“违制”的条款，会受到跟叛逆一样

同等惩罚，最严厉时可能全家老幼一律处斩。这种崎形的抑

制，直到十九世纪还是如此。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，当时的

清政府还下令禁止人民仿效西洋兴建两层以上的楼房。①

柏杨先生所述的这种关于建筑的政治原因，对于别地大部分

民间建筑无疑具有不利的作用，但对于客家住宅建筑却几乎没多

少消极影响，甚至还有某些促进的作用。这是因为:首先，客家先

祖不少是古代各朝的达官显贵，正如台湾学者陈运栋先生所说:

“据他们的族谱记载，客家人几乎都是古代的贵族。”②这种身份

与地位使他们有足够的条件享受居住高大宽敞的建筑。当然，有

些时期因改朝换代会使他们中一些人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而被剥

夺以前享受荣华居住的权力，但这种现象几乎仅限于第一次迁徙

① 柏杨《中国人史纲》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37页。
② 陈运栋《客家人》，台湾联亚出版社1970年版，第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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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来到朝廷法规幅射比较直接的江南地区时期。第二次迁徙进人
闽粤赣山区之后，由于山高皇帝远，即使曾被政府压迫过的家族，
他们对祖先高贵地位曾拥有的优越感也会在此得以复萌，从而尽
一切可能享受起包括居住在内的政治权力;其次，由于遗传的因素
与身处贫因地区不得不重视读书求仕，客家人在新政府统治时也
往往能通过科举升官晋宦。客家各族基本上代有名人，正如梅县
龙塘《李氏族谱序》云:“公侯将相，代不乏人。”兴宁《伍氏家族谱
序》亦载:“厥后分迁闽粤的代有闻人。”这种达官显贵代代相继的
现象，也使他们能够享受建筑与其身份相符的住宅;此外，在土楼
最为集中和典型的永定地区，传说明末有余娘娘人宫受宠，“后由
她要求皇帝允许永定境内可建‘府第式’楼房，并可加高四五
层”，①如果传说属实，则有皇帝御旨的许可，则更可名正言顺地
普遍建筑起高大堂皇的土楼。因此，客家地区土楼的大量建造，与
客家人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和背景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。

原刊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《民间文艺季刊》199()年第四
期，上海文艺出版社。

① 《永定土楼志》，《闽西方志讯通》1986年第一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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